
開放文學開放文學  -- 諷刺警世諷刺警世  -- 獅子吼獅子吼
第六回第六回  游外洋遠求學問　入內地暗結英豪游外洋遠求學問　入內地暗結英豪

　　話說必攘是日從父親墳山裡回家，恰好撞見念祖二人，彼此握手為禮。即帶他主僕三人過了板橋，不走那條大道，另從田間一

條小徑。約行了一里多路，到了一個小小的村落。青山後擁，碧水前流，饒有田家風味。必攘所住的屋，在村落左旁，茅屋三椽，

十分整潔。必攘家無別人，只有一個寡姊，接養在家，替必攘照管一切。此外僱工一人，耕著薄田十餘畝。必攘叫開了門，讓念祖

等先行到了中堂。那裡擺著必攘父親的靈位，命人把香燭燃起，念祖二人向靈位前上了香，然後再與必攘行了禮。大家便走進書

房，談了好些話。必攘的姊姊整了兩碗菜蔬，一碗雞肉，一碗豬肉，燙了一壺火酒，叫僱工送進來。必攘邀二人坐下吃酒，自己另

用一碗素菜，在旁相陪。吃完了飯，坐了一會，必攘帶他二人往外玩耍。出村落一二里，有一小市，茅店八九家，市後有一小嶺，

登之可以望海。地方雖不及民權村的壯麗，卻也有灑落出塵之景。游竟歸家，日已銜山。忽有一四五十歲的人，滿面煙容。身上的

衣服沒有一件扣著的，只用一根腰帶係了。走進來把必攘喊到那廂去，說了許久，然後去了。　　必攘仍走進書房來，面帶愁容，

不言不語，有半個時辰。

　　肖祖問必攘道：「才來的那人，是你的什麼人？」必攘道：「他是我的一個同房的叔父。他有一個女兒，和我一年生的，比我

僅小一月。先慈請他的妻室做弟的乳母，故我和他的女兒，同在一處長成。後先慈過世，弟隨先嚴往別處住館，有了好幾年，的我

的房妹分離，不相記憶。一日弟從外間回來，在路上撞見一個絕美的女子，雖是村裝野服，卻生得妖容豔態，面上的肉色，光華四

發。弟比時驚道：鄉間安有如此的美女？後在乳母家，又會見一面，才曉得即是弟同乳的房妹。比問他出嫁沒有，說是嫁給一個姓

梁的。細細查究起來，原來房妹有一個中表，和他年貌相當，兩相愛悅，私訂百年之約。弟的乳母亦已心許，只弟房叔平日不務正

業，慣吃洋煙，欠債甚多，要把這女兒做一棵錢樹子。近村有一個富戶，即姓梁的人，生得異常醜惡，年已有四十餘歲，前妻死

了，要討一個繼室，看上了房妹，出聘銀三百兩。弟那房叔不管女兒願不願，強迫嫁了梁姓。那中表因此成了癆病，不上一年便死

了，弟房妹也抑鬱得很。兼之那人前室，已有了三子一女，兩房媳婦。那女兒比房妹還要大一歲，終日在梁姓前唆事生非，說房妹

在家，表兄妹通姦。那人初先是溺愛少妻，不信這些話，後見房妹的情總不在他，便信以為真，暴惡起來，不是打就是罵。三四年

之中，不知淘了多少氣。乳母向弟哭訴了幾次。房叔才來說，舍妹因受苦不過，已懸樑自縊，房叔要弟做一張呈紙，到衙門前告

狀。弟於這些事，素來不懂的；目前兼在制中，也不便干預外事。兩位兄長教我這個問題如何處置？」二人都歎息了一回。然後念

祖把他們出洋的事說了一遍。狄必攘道：「這事弟很贊成，弟苦於此時方寸已亂，無心求學了。將來想在內地走一趟，看有什麼求

學的機會可乘麼。」

　　到第三日，念祖等辭行歸去，必攘又送他二人到前日相會之處，然後珍重而別。二人到了那市鎮，取了馬匹，仍由舊路而歸。

念祖的母親忽然得了重病，偃臥在牀。念祖生性最孝，日夜侍藥，衣不解帶，把那出洋的事，暫擱一邊。過了十餘日，那同班畢業

的學生，有五個要往東洋的，來到念祖家裡辭行。

　　念祖囑咐了他們幾句話，約在東京相會，五人起程去了。又過一月，念祖母親的病，尚未大減，不勝焦急。肖祖同著二人，到

念祖家來。一個姓王，名得勝，福建閩縣人，也是同班的附學生。一個姓齊，名爭先，山東歷城縣人，天津武備學堂畢業生，往德

國遊學，先來民權村遊歷，與肖祖最相得。三人會見念祖，說於本週木曜日，一同乘英國公司輪船，向歐洲進發。

　　一來問念祖母親的病勢，二則告別。到了木曜日，念祖親送三人上船，說到德國之後，彼此都要常常通信。肖祖道：「這個自

然。哥哥到了美國，也要把美國的真相查考出來，切不可隨人附和，為表面上的文明所瞞過。」念祖道：「兄弟自然要留心。你到

德國，也要細心考察考察。」又對齊爭先道：「舍弟學問平常，性情乖僻，請兄時時指教，當感激不盡。」齊爭先道：「小弟學

問，也空疏得很，還要求令弟教訓，這話實在擔當不起。」這時那輪船上的汽笛，震天價叫了幾聲，船已要開了。念祖同那些送行

的人，又切實講了幾句，說一聲珍重，忙上了岸，那船已漸漸的離岸去了。

　　念祖等回家以後，母親的病勢雖已漸好，尚不能出外行走。

　　有一個同學也是姓孫名承先，約念祖同往美洲，恰值念祖因母親逗留，累的他也不能行。一連等了三四個月，心上好不著急，

但是又不便催，只時時來念祖家問病。念祖心知其意，言道：

　　「兄弟不要急，只等家慈的病到了平穩一邊，我們就好走了。」

　　到了下月，念祖母親的病已大癒，念祖便把到美洲留學的事，稟知了員外。員外雖只有一子，愛惜得很，卻曉得遊學是要緊之

事，不好阻留。只有念祖母親，平日把念祖寶貝樣的看待，如何捨得？聽了這話，不覺大哭起來。念祖也悲傷得很。倒是員外道：

「這外洋一帶，我不知住了好多年，為何兒子要往外洋遊學，就要做出這個樣子？快快收拾，打發他去。」念祖母親不好哭了，念

祖也收住了淚。退到書房，寫了兩個郵便，知會承先、繩祖。繩祖接到郵便，即一面催女鍾勾當各事，一面稟知祖母。

　　原來繩祖的父母，俱已亡過，只有兄妹二人，上頭僅有一個祖母，年已七十餘歲了。到了動身日期，女鍾上堂拜辭祖母，女鍾

祖母聽說女鍾要到外國去，不覺一把抓住心肝肉的叫哭起來，手中的拐杖支持不住，身體往後便倒。繩祖忙上前扶住，說：「祖母

不要傷心，妹妹不久就要回來的。」女鍾正色言道：

　　「孫女出洋求學，是一件頂好的事，老祖宗倒要如此悲哀，孫女擔當不起了。孫女年已長大，自己曉得打點自己，祖母不要擔

心。祖母在家，有哥哥服侍，孫女也放心得下。只要祖母自己好生保養，孫女不過一二年就要回來看祖母呢。」女鍾的祖母見女鍾

如此說，心中有好些話要說的，一句也說不出來，只睜著兩隻淚眼，瞪視繩祖兄妹，比及要說甚麼，喉中又咳嗽起來，說不成功。

女鍾連忙拜了兩拜，說一聲「祖母珍重，孫女去了」，轉身望外就走。祖母看見女鍾去了，咳嗽了一會，方才放聲大哭起來。繩祖

扶進後堂，安慰了許久，再走出來招呼女鍾之行。念祖、承先已先到了，繩祖少不得向二人把女鍾囑托幾句。二人都說：「不要費

心，萬事有我二人擔任。」三人上了船，然後繩祖即在本村開了一個時事新報館，又邀集同志數人，辦了一付鉛字排印機器，把一

切新書新小說都編印出來，貼本發賣，按下不表。

　　且說四川省保寧府南部縣，有一個秀才，名叫康鏡世，是一個農家子，薄有資產。康姓素來以武力傳家，到康鏡世才是一個文

生員。康鏡世的兄弟名叫康濟時，入了武庠，能開兩石之弓，鳥槍習得極精，仰射空中飛鳥，百不失一。康鏡世自幼也好習拳棒，

操得週身本領，文事倒不及他的武事。為人專愛鋤強扶弱，結交些獵戶痞棍，終日不是帶人打架，即是帶人捉人。也拼過些大對

頭，打了幾場官司，把家財弄得七零八落，本性依然不改。因此遠近都叫他做「康大蟲」。同府的蒼溪縣，也有一個秀才，姓貝名

振，性情頑固得很，仇惡洋人，疾視新學。連那洋布洋貨，凡帶了一個「洋」字的，都不穿不用。一生輕財仗義，把數萬金的家

資，不上十年，花得精光。連兩個門生的財產，也被他用去大半，而兩個門生口無怨言。因此人人愛戴，他一呼可聚集數千人。鄉

間事情，他斷了的，沒有一個敢違。那些鄉紳富戶，恨他不過，卻也怕了他。單有康鏡世慕名投他門下，彼此談論兵法，甚為相

得。後來貝振因鬧了一場教案，殺死兩個教民，被官兵捉拿去正了法，康鏡世常有為師報仇之心，恨洋人與教民愈加切骨。所讀的

即是《孫子兵法》、《紀效新書》，日日組織黨羽。

　　本府書院裡有一個山長，姓馬，名世英，是安徽桐城縣人，為本府太守聘來掌教，最喜歡講新學，排滿的心極熱。只是保寧府

的人，奴隸心太重，凡來書院讀書的，都是為著科名而來，那裡曉得國民事業！雖也有些可造的人，但是還少得很。聽聞康鏡世的

行徑，曉得他和常人有些不同，打量運動他。又聽得他是著名的頑固黨，怎好開口。他想了一回，說道：「是了，大凡頑固的人，

不開通便罷，開通了就了不得，他是個仇恨洋人的人，開先就要他講新學，是萬不行的。少不得要照他平日的議論，漸漸歸到新學



上來，自然不致有衝突之事了。」主意拿定，打聽康鏡世到了府城，即私自一人，帶了名刺，尋訪康鏡世的寓所。投了名刺，相見

以後，行了禮，果然見他是一團的雄悍氣，全沒有文人氣象。

　　馬世英先說了兩句應酬套話，既而便侃侃而談，說時局如何不好，洋人如何可惡，中國人如何吃虧，淋淋漓漓的說了一遍。說

得康鏡世摩拳擦掌，把佩刀向案上一丟，說道：「是的，如今還不殺洋人，將來一定不得了。先生所言，真是痛快得很！只恨那鳥

官府不知道，專心怕洋人，實在懊惱之至！」馬世英道：「不是官府怕洋人，是滿洲政府怕洋人。滿洲政府若是不怕，那官府一定

不敢阻民間殺洋人了。」康鏡世道：「這是不錯。」馬世英道：「滿洲政府，原先何嘗不想殺洋人，一切事情，都當洋人不得，怎

麼行呢？」康鏡世道：「怎見得？」馬世英道：「別項不要講，即如槍炮一項，洋人的槍，能打五六里，一分鐘能發十餘響；中國

的鳥槍，不過打十餘丈，數分鐘才能發得一響。如此我們沒有近到他們面前，已早成了肉泥了。」康鏡世道：「只要捨得死，槍炮

何足怕哉！」馬世英道：「事到臨危，正要這樣講，但是預先不要存這個心，學到他的，把來打他，豈不更好呢？」康鏡世道：

「學造槍炮就是了，為何又要講什麼洋務？」馬世英道：「洋務也不得不講的，每年中國買他的洋貨，共計數萬萬兩，都是一去不

返的。又不能禁人不買，所以工藝之學，萬不可不講了。中國在洋人一邊經商的，也有好多人，但總不如洋人的得法。如銀行、公

司、輪船、鐵路、電線，洋人管理便賺錢，中國人管理便要折本，那麼商學又不可不講了。中國的礦，隨便那一省，即可抵洋人一

國，因自己不曉得化煉，把礦砂賣與洋人，百份的利才得一二，所以化學與礦學又不可不講了。」康鏡世道：「洋人的長處也不過

就在這幾項。」馬世英道：「不是這樣講，古人云：『知已知彼，百戰百勝。』洋人於中國的事情，無一不知，中國人於洋人的本

國，到底是怎樣的，好比在十層洞裡，黑沉沉的如漆一般，又怎麼行呢？所以外國的言語、文字、歷史、地理、政治、法律各學，

也不可不講了。總而言之，要自強、必先排滿，要排滿自強，必先講求新學，這是至當不移的道理。」康鏡世聽了，沉吟了半響，

言道：「先生之言，頗似有理，容在下想想。」馬世英知道他的心已動了，即辭回書院。

　　到了次日，著人把《現今世界大勢論》、《黃帝魂》、《浙江潮》、江蘇湖北《學生界》、《遊學譯編》等書，送至康鏡世的

寓所。康鏡世把這些書在四五日內涉獵了個大略，即走到馬世英處，頓首言道：「康鏡世於今才算得個人，以前真是糊塗得很。先

生是我的大恩人了！可惜我的貝先生，沒有撞見先生，白白送了性命。自今以後，請以事貝先生的禮事先生。」

　　馬世英道：「不敢當！不敢當！貝先生的愛國心，素來所欽慕的，卑人不及貝先生遠了，敢勞我兄以貝先生相待，是折損卑人

了。」自是康鏡世與馬世英異常相得，折節讀書。要想立一個會，卻尋不出名目來。一日，說起中國的英雄固多，英雄而為愚夫俗

子所知道所崇拜的，惟有關帝與岳王。但關帝不過劉備的一個私人，他的功業，何曾有半點在社全上，民族上！比起岳王替漢人打

韃子，精忠報國而死，不專為一人一姓的，實在差得遠了。俺漢族可以崇拜的英雄，除了岳王，沒有人了。我們這個會名不如就叫

做岳王會。把此意告知馬世英。世英道：

　　「很妙！」即替康鏡世草了一個會例，交與康鏡世。書院裡有兩個學生，一個名叫唐必昌，一個名叫華再興，預先入了會。

　　康鏡世回家，把一班朋友都喊了來，告知立會之事，都歡喜的了不得，齊簽了名。會員每人給《精忠傳》一部。當岳王誕期，

演精忠戲三本。會員四出演說，說岳王如何愛國，咱們如何要崇拜岳王，及學岳王的行事。漸漸說到岳王所殺的金韃子，即是於今

的滿洲人；岳王所撞的，只有一個金國，尚且如此憤恨。

　　現在有了滿洲，又有了各國，岳王的神靈，不知怎樣的悲愴了！

　　咱們不要僅僅崇拜岳王，便算了事，還要完成那岳王未遂的志向呢。這些話說得人人動心，不兩個月，入會的有數千人，會資

積到萬餘金。康鏡世推馬世英做了會長，把會章大加改訂，恰值岳王聖誕，演戲已畢，康鏡世提議集資修建岳王廟，就為本會的公

所。馬世英把會章的大意述了一遍，又演說了一番。

　　那時會內會外的人約有三四千，都是傾耳而聽。散了會，馬世英走到康鏡世家裡，談論了好些，緊要的會員也都在座。

　　忽報有一生客來會。馬世英同康鏡世走出去，延客進室。

　　只見那客年紀不過二十多歲，粗衣布履，相貌堂皇，衣上微帶些灰塵。你道此客為誰？原來就是狄必攘。必攘當念祖起程赴美

三四個月之後，把家中的事托與寡姊，自己帶了些盤費，先到繩祖處，把要到內地做事情的意思說與繩祖聽。繩祖深以為然，不一

會在內拿出三百圓來，交與必攘做川資，必攘不受。

　　繩祖道：「古人云『行者必以贐。』這個可以受得的，吾兄不必太拘執了。」必攘只得收下。乘坐一個小火輪，一直到上海。

　　平日聽說上海是志士聚會之所，進了客寓，卸了行裝，把那些著名志士姓名寓所，探訪明白，用一個小手折子，一一開載。

　　到了次日，照所開的方向去問，十二點鍾以前，都說沒有起來，十二點鍾以後，都說出門去了。會了三四日，鬼影都會不到一

個，焦悶得很。

　　隔壁房裡有一個客，說是自東京回來的，和必攘講了些東京的風土情形。必攘道：「弟想在此和那些志士談談，一連三四日，

人都會不到面，真奇怪得很！」那客笑道：「要會上海的志士，何難之有！到番菜館、茶園子、說書樓及那校書先生的書寓裡走

走，就會到了。有時張園、愚園開起大會來，就有盈千盈百的志士在內。老兄要想會志士，同我走兩天，包管一齊都會到了。」必

攘驚道：「難道上海的志士都是如此嗎？」

　　那客道：「誰說不是如此呢？現在出了兩個新名詞，叫做『野雞政府』、『鸚鵡志士』。要知現在志士與政府的比例，此兩句

話可以做得代表，老兄不要把志士的身價看得太高了。」必攘低了頭默默無言，長歎了一聲。那客又道：「老兄不要見怪，這上海

的融化力，實在大得很。老兄在這裡若多贅月，恐怕也要溜進去了呢。」必攘也不回話，心上一團紅燃燃的火，好像陡然澆上一桶

冷水，熄滅了大半，從此再也不去會那些志士了。

　　乘著輪船，向長江上流進發。同船之中，有一個湖北人，姓武，名為貴，是武備學堂的學生，新做了一個哨官，和必攘談論了

一會，頗相契洽。武又引了一個人來，說是他學堂裡的教習，馬步炮隊，都操得好。姓任，名有功，江西人，於今奉了廣東總督的

札子，到河南招兵。其人很有革命思想，才聽得我說，亟亟要來會老兄。必攘和任有功施了禮，各道名姓，果然慷慨的了不得。三

人各把籍貫及通信的地方寫了，彼此交給收下。到了江寧，他二人上岸去了。必攘獨自一人，到漢口投寓高升客棧。

　　漢口居天下之中，會黨如林。必攘在家，結識了一個頭領，名叫陸地龍，開了一個名單，凡長江一帶的頭目，總共開了三十多

個。內中有一個名叫小宋江張威，是一個房書，專好結交會黨中人。凡衙門有逮捕文書，他得了信，馬上使人報信，倘或捉拿到

案，也必極力周張，所以會黨中人上了他這個名號。

　　現在此人正住在漢口市。必攘到了第二日，便到張威家拜訪。

　　張威平時聽得陸地龍說，狄必攘是當今第一條好漢，渴慕得很。

　　比聞必攘已到，喜出望外。見了必攘，先就問寓在何所，忙使人取過行李，即留必攘在家住宿。一連住了十餘日，果然來往的

人不少。就中有一個賽武松饒雄，貴州人氏，拳棒最精，是會黨中一個出色人物。張威因必攘特開了一個秘密會，頭領到的二十多

個，中有五個大頭領：石開頑、周秀林、楊復清、王必成、陳祖勝。張威先開口說道：「今日是黃道吉日，眾位兄弟都已聚會。各

山缺少一個總頭領，事權不一，又怎樣能成呢？弟意要於今日舉一個人當總頭領，各位兄弟贊成嗎？」眾皆道：

　　「贊成！」張威又道：「咱們會內的人，有文的少武，有武的少文。惟新來的狄君，文武雙全。文是諸君皆知道的，不要試

了；武則請諸位兄弟當面試過。」眾皆道：「妙妙！」必攘堅不敢當。眾人已把裝束改好，必攘也只得解了長衣，把腰束好，走到

坪中。起先是陳祖勝來敵，不上十合，敗下去了。石開頑走上來，又只十餘合，敗下去了。饒雄頭纏青絲湖縐，額上紮一個英雄

標，腰繫一根文武帶，揮起拳勢，對必攘打來。兩人交手七十餘合，不分勝負。必攘賣一個破綻，飛腳起處，饒雄落地。餘人更沒

敢上前，於是眾人都舉狄必攘當總頭領。必攘謙讓再三，才敢承受。於是把前此的會規十條廢了，另立十條新會規：



　　一、本會定名為強中會，以富強中國為宗旨。所有前此名稱，概皆廢棄。

　　一、本會前稱會中人為漢字家。今因範圍太小，特為推廣。除滿洲外，凡係始祖黃帝之子孫，不論入會未入會，概視為漢字

家，無有殊別。

　　一、本會前此之宗旨，在使入會兄弟患難相救，有無相通。而於國家之關係，尚未議及。今於所已有之美誼，仍當永守外，於

其缺陷之處，尤宜擴充。自此人人當以救國為心，不可僅顧一會。

　　一、本會之人，須知中國者，漢人之中國也。會規中所謂國家，係指四萬萬漢人之公共團體而言，非指現在之滿洲政府，必要

細辨。

　　一、本會之人，嚴禁「保皇」字目，有犯之者，處以極刑。

　　一、會員須擔任義務：或勸人入會，或設立學堂、報館，或立演說會、體操所，均視力之所能。會中的事差遣，不得推諉。

　　一、會員須操切實本領，講求知識，不可安於固陋，尤不可言仙佛鬼怪星卜之事，犯者嚴懲。

　　一、會員須各自食其力，不可擾害良民。會中款項，合力共籌，總要求出自己生財之道，不能專仰於人。

　　一、會規有不妥之處，可以隨時修改。

　　一、前此所設苛刑，一概刪除，另訂新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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